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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6日是第24个全国爱眼日。今年全
国爱眼日的主题是“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健康，让他们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青少年的视力问题一直备受重视。教育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有4亿多近
视眼患者，近视发病率达33.3%，小学生近视率超过
25%，初中生近视率达到 70%，高中生近视率达到
85%，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居世界第一位。

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视光与小儿眼科主任蒋红
燕表示，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用眼时间过长、用眼姿
势不正确等不良用眼习惯，都极易导致近视度数快速
增长。大部分家长都是在发现孩子视力出现异样时才
来医院就诊，而此时孩子近视早已形成。家长们都表
示担心孩子会变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600度以上）可
能增加罹患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等眼部疾病的风险，甚

至有可能导致失明。
蒋红燕主任指出，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应遵循“科学

全面的近视防治体系”，“防”与“治”同时进行，比单一
的矫治更为重要。

蒋红燕主任依托爱尔眼科全国百万门诊量的大数
据，结合宁波本土历年的典型案例，总结出多数学生家
庭对于近视防控的刚性需求，主要有：父母高度近视，
担心孩子遗传；班上同学逐渐近视，感到担心；孩子已
经发生近视，想分辨真假；孩子不想戴眼镜；近视度数
增长过快；学习成绩不好，和近视有关系。

6月2日（周日）1330，在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
（环城北路西段8号）4楼，有一场主题为“青少年近视
防控”的全国爱眼日公益讲座，专家将针对性地解答家
长疑问，在暑期来临前给受近视问题困扰的孩子和家
长吃下一剂定心丸。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董俊杰

本周日，听专家讲青少年近视防控

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视光与
小儿眼科蒋红燕主任

“作为陶公山校区的宁波师院学生，
我对那里的感情特别深。”宁波大学阳明
学院党委书记郑礼平向记者讲起当年的
故事。

郑礼平说，当年他19岁，从余姚梁
弄中学高分考到宁波师院，1983年入
学。“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当地村
民经常上来跟我们一起打篮球。”

虽然简陋，但师生、同学感情特别
深。当时，陶公山属于偏僻的地方，周边
没有可以玩的地方，这也使得同学们成
天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感觉在这里的学
习时光过得非常开心和充实。

“那时陶公山校区加起来约400名

师生，发生什么事都相互帮助。比如有
女生生病了，几十名师生都会一起为她
抬担架，走上四五公里路，送她去医院。”

“那时候我们挺喜欢走上教学楼楼
顶，迎风遐想。尽管老师提醒我们，楼板
不牢固，有危险，但我们感觉走上去一点
没问题。”

虽然学生生活条件艰苦，但师生们
很有团队精神，教学也十分严谨。那时
候陶公山校区篮球队与三官堂总部校区
一起比赛，陶公山校区篮球队都拿冠
军。“如今，陶公山校区出来的同学，很多
在各自岗位上卓有成就。”郑礼平说。

记者 陈善君 文/摄

《“宁波师院”原址荒废数十年》后续

陶公山宁波师院老楼有很多故事
曾在那里工作学习过的师生重温当年

住在东钱湖陶公村的村民反映，山上原宁波师范学院老楼
荒废数十年，隐患重重。本报于5月4日对此进行报道后，引
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他们纷纷打来电话，聊起老楼那些事。

记者日前走访了当年参与大楼建设、在那里工作、学习过
的师生，与他们一起重温了一段段青春的记忆。老楼，有很多
故事。

市民郑星星今年67岁，他已过世的父亲郑仕铭是当
年参与陶公山宁波师院老楼建造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
责测绘、设计等工作，他本人后来接父亲的班，负责学院
的总务后勤工作。

“宁波师院的建造可以说倾注了我父亲的心血，也深
深影响了我们一家人。”郑星星向记者说起当年建造宁波
师院的往事。他说，他父亲原先是台州临海振华中学校
长，上世纪50年代末，被调到宁波师院。

当时，宁波师院是教育部直属的，他父亲在学院担任
基建科长。1960年，宁波师院陶公山校区开工后，他父
亲便全身心投入校区建造工作。

“当时什么都缺，不仅缺物资，也缺人才，教学楼要设
计图纸、要测绘缺乏专家，他自己跑杭州、北京解决困难，
很多设计、测绘工作都是他自己来做。”郑星星说，“我那
时候读小学，放假时就跟着父亲爬到山上做测绘，帮父亲
扛测绘标尺。”

因为当时技术落后，所以都是边造边设计测算，边造
边解决问题，两年多后教学楼建成。

当时物资和工人都紧缺，大楼用的材料主要是从老
坟拆下来的砖块和石料。建造房子要搭脚手架，就从四
明山等地扛来毛竹和木材搭建，水泥地坪浇注没有钢筋，
用竹条代替，称之为“竹筋”。

当时造房子主要靠人工，宁波第一建筑队100多名
工人全都投入还不够，学校就发动师生勤工俭学做小工，
参与造房子。

郑星星说，负责基建工作的父亲，为了工程的事经常
出差，因为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常跑北京，还有省城杭
州等地。当时交通不便，风里来雨里去，父亲用雨衣附上
内衬，缝制了一件既能防风又能挡雨的衣服，一出差就穿
在身上。“这件衣服，后来父亲一直舍不得扔掉。”

经过两年多建造，教学楼造好了，师生进驻。为了让
师生有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一些附属用房不断加建。

“为了让学生喝上更干净的水，他们想办法在山顶建造了
沉淀池，从东钱湖抽水到山顶沉淀池后再使用。”

1979年，郑星星接了父亲的班，进宁波师院负责总
务处后勤工作，在陶公山学区一直干到上世纪80年代，
宁波师院全部搬到三官堂校区为止。

“我们是宁波师院的老学生，虽然没
在陶公山校区读过书，但为它搬过砖，我
们希望能好好保护这幢老楼，因为当年
建造起来真的不容易。”陆祖训老人今年
80多岁了，他在宁波师院毕业那一年，正
好是陶公山校区开工的时候。

陆祖训说，因为那时候造房子缺人，他
们毕业班课程已经全部学完，所以被派到
陶公山校区工地做小工，做了两三个月。

那时候砖块放在山脚下，要拿到山
顶盖房子，需要人力挑上去，男同学挑担
子，女同学则两人一组抬砖。砖块从山

脚搬到山上后，再一块块送到楼上，给工
人砌墙使用。

“那时候我们20岁不到，每天都搬
砖，但并不感觉累，相反还很高兴，因为
能为建教学楼而出一分力，大家觉得很
有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记忆。”陆
祖训和同学们一起虽然只干了两三个
月，但对陶公山校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那时候造这样的教学楼不容易，它记录
了当时尊师重教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价值，所以老楼应该
好好保护。”

八旬老人回忆搬砖往事

发动师生一起建造房子

从临海调到宁波师院，倾注心血建楼

当年学生对陶公山校区很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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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山宁波师范学院教学楼。


